
■孔明

徜徉在被秋雨打湿的湿地
■何文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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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雨淅淅沥沥。雨打布伞啪啪作响。气温骤降

至6摄氏度左右。“星耀西原文化交流群”采风团，
浩浩荡荡开进了被秋雨打湿的铜川赵氏河湿地。

一行五十多男女，踩着石渣、泥泞，大有“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的架势！

湿地，以其博大的胸襟，以其深秋雨季独具

的苍凉雄浑，将这群志同道合者一一揽入湿润

的怀抱。登上高台，远眺，俯瞰，凌空飞架的特大

桥，平铺谷底银镜似的水库、鱼池，有点贫血黯

然失色的荷塘、芦苇荡，宛如一幅黄绿斑驳、紫灰

搭配的油墨画，天光水色融为一体，给人以朦胧

诗样万千遐思。

三三两两，结伴而行，自然之子们天性一下子

被解放。走走停停，指指点点，谈笑风生，欢呼雀

跃。手机相机，不时定格着这美好瞬间。

黄金线路看点多多，曲径通幽。膀大腰圆、血

气方刚，一直参与申河香谷建设，被誉为“申河香

谷活字典”的李乾周在前导游。他声如洪钟，口若

悬河，将香谷湿地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讲得清清

楚楚，将项目建设的起根发苗、远景谋划道得明明

白白。同样膀大腰圆、血气方刚的“星耀西原”创建

者、群主何小见殿后，不让一位同志掉队。文质彬

彬的即将退休的领导干部、知名文艺评论家、鼎力

支持本次采风活动的石富善同志中间迎送，和颜

悦色地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香谷湿地核心景区也曾红极一时，最火的时

候，有策划者提过“慢谷”概念，意欲在合理利用区

的赵氏河两岸修筑人行步道，加装安全护栏，缓坡

地带建民宿，建“百家姓文化大院”，将湿地打造成

城乡居民及外来游客休闲娱乐、寻根祭祖的好去

处。西安、咸阳乃至外省游客都纷至沓来，流连薰

衣草庄园，惊叹向日葵种植园，迎着川道温柔的

风，坐卧大白杨林荫下安乐椅上，消夏纳凉，享受

黄土地边缘———渭北高原特有的自然风光。眼下

的情景却教人揪心。如果没有这次采风，此刻，这

里还会有人吗？薰衣草、向日葵了无痕迹。通往谷

底河道的石板路，也被两边横生的野草荆棘挤占

得局促难行。走在最前面的李乾周的衫子被荆棘

挂了一下，紧随其后的我举着的伞也被一长藤上

特长的硬刺牢牢挂住。我身后的作家李拥军边解

救我俩边调侃：“万物皆有灵性。你俩没把湿地弄

好，湿地寻事哩！”李乾周有点不好意思地扑闪下

大眼，一脸严肃地解释：“资金链断啦！但项目谋

划从没停歇，已有有识之士看好这块宝地，准备

精心打造铜川新区城市会客厅、康养基地。”我笑

了，我知道有不少有识之士明里暗里为此不懈努

力，扎实细致工作着。我坚信，这块宝地大放异彩

是迟早的事。因为神奇的赵氏河，其流域不光自

然景色独具魅力，历史文化遗存也相当丰厚。前

申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因北魏孝文帝女儿延昌公

主“结草为庵，手塑万佛”潜心修行留下的延昌寺

塔，分别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踏上这块湿地，在我，自然不是一次两次。四

个月前，正是从这个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我光

荣退休了。供职两年多，我带领两男三女五位风

华正茂的年轻人，足迹踏遍湿地条条大道与小

径，抵达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合理利用区的

角角落落。犹如熟悉自身五官一样，我熟悉这块

宝地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熟稔它们的特点、习

性及适宜生存生长的环境。据调查统计，赵氏河

湿地共有植物近百种，野生动物77种，其中水生
植物14种，两栖、爬行类动物8种，鸟类55种。在这
些野生动物资源中，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9
种，省级重点保护及“三有”野生动物45种，具有
极高的科研价值。

时间如白驹过隙，记得走马上任当天，我叮嘱

过铜川赵氏河国家湿地公园全体同志———与我同

一个战壕的战友们：“咱单位虽小，却嵌有‘国家’二

字，可见责任多么重大，使命何等光荣！”

我们多选择风和日丽的日子巡查巡护湿地。

从最南端的玉皇阁水库到北面的龙潭水库，往返

穿梭。置身“天然氧吧”，看望赵氏河的潺潺流水，

河两岸的一草一木；与春兰夏荷秋菊冬梅，还有满

坡遍野的野花对话，听白鹭、黑鹳、野鸭、朱鹮鸣唱，

我常想，我们当属“最具幸福感城市”铜川最幸福

的人儿。为守护好家园“铜川新区之肺”，我们时刻

警惕地注视领地及其周边的细微变化，不失时机

全方位立体化开展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科普及安

全知识宣传教育，并配合执法部门多次雷霆出击，

斩断伸向湿地的“黑手”。

今天，伴随一群同频共振的文化人，在被秋雨

打湿的湿地，对着像中老年妇女一样“远看花枝招

展，近看皱纹满脸”的景象，回首此地昔日的荣光，

展望前路。又赴湿地上方T8雕塑艺术园观赏一回
十多个国家雕塑大师的艺术精品，我确凿无误感

到：我们，依然使命在肩。

我得听从心灵的召唤，“从心”重新开始呀！

名家专栏

我不称他官职，也不称他“公”，我就称他诗人

薛保勤，因为与我有交集的只是他的诗性人生，而

不是别的。

三十多年前的某一日上午，我应邀去团省委

拜访薛保勤，当时他是学校部的部长。一次征文活

动结束，文章需要结集出版，他邀我上门就为此

事。我当时供职陕西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部，

正好对口。与他，可以说一见如故。出版之事三言

两语就说完了，从正题转入副题，几乎说了一个上

午。他思维敏捷，口若悬河，思想火花迸射，让我有

相见恨晚的感觉。之所以如此，毋庸置疑，我们两

颗心交集，那就是诗！

我与人交往，多半是被动的，无事不登三宝

殿。听说他调任某省级杂志主编，几次想拜访他，

又觉得没有文章可以奉献，想等有合适的文章了

再说。该杂志好像登过我一两篇文章，是转载的。

后来，他又调任省报副社长，我常在省报副刊上

发文章，但懒得跑动。我想，他应该早已将我经忘

记了。

2010年1月，我在丰庆园参加女作家辛娟的一
部长篇小说研讨会，快结束的时候，接到方英文先

生短信，说是有一个雅集，邀请我出席。一看地点

距离我所在的会场百步之遥，我就欣然接受了。去

后，只见主位上坐着薛保勤，他向我招手，我拱手

说：“你一定不记得我了！”他笑嘻嘻，露出白

牙———那是他笑的一种招牌，我记忆犹新。他说：

“诸葛孔明，迟到了，快入座！”此时我才知道，他将

上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

省新闻出版局与省人民出版社在一个办公楼

上，局管社，局长是出版大院的第一责任人。局是

行政管理机关，社是出版企业。我是编辑，工作上

与局机关很少有直接交集。大约那次雅集后一个

月，我在电梯里遇见了薛保勤，他先是那招牌的一

笑，然后故意绷了脸说：“太不礼貌了，我来贵出版

大院上班一个月了，也不见你来关心我，啥意思？”

他自己又忍不住笑了，笑得一脸灿烂。我出电梯的

时候，他说：“大编辑时间宝贵，但还是请孔明先生

抽空来我办公室喝茶，不许摆臭架子！”

我到底没有主动去“关心”他。不久，他打电话

给我，说：“孔明先生，我是保勤，请你上楼来喝茶。”

我就撂下书稿上去了。我在九楼，他在十二楼。敲

门进去，一股茶香扑鼻。我笑道：“哈，真有一杯香

茶在迎接我！”他左手一伸，做出请坐的姿势。我坐

下，他直奔主题，说：“我有个爱好，你可能知道，也

可能不知道！”将一首打印的诗递给我，又说：“你

是大编辑，请批评指正。”

我一边浏览他的诗，一边笑：“是编辑不假，但

不敢称‘大’！让我先学习一下，再批评指正！”几首

诗，都不长，我看了几遍，脱口而出：“好诗！”他故作

严肃：“不许恭维！”我笑道：“真不是恭维，恭维你，

你又不提拔我！”我说的是真心话。此前，我很少留

意报纸杂志发表他的诗歌。他是领导，我见过太多

其他领导的诗词，多半冠以七律、七绝或词牌，味

同嚼蜡。但凡领导，好像都不写现代诗，比较而

言，薛保勤就显得“另类”了。我对他说，他的诗正

对我的胃口。在我看来，只要是用方块汉字书写，

不管诗是古体的、近体的，还是现代的，押韵是必

须的。他表示认同，说我们有共同语言。

此后，只要他电话邀请我上楼喝茶，一定是谈

诗，主要是欣赏他近期创作的诗歌。他喜欢站起来

朗读，抑扬顿挫，自带节奏，声情并茂。实际上，他

的诗歌本身就带有旋律，一韵到底，吟诵好有一

比：“黄河之水天上来。”我说：“诗，就应该是这样

的！”过不了几日，他又有新诗问世，说是“受孔明

先生鼓舞”，我说他“谦虚得过分，听上去不像谦

虚”，他哈哈大笑，说：“那就是骄傲么！那我接受批

评！”每次与他对话，都是如此，愉快得忘记了时

间，一直聊到他有客来访。

他的诗都是在手机上即兴创作的。他的创作

时间不是在车上，就是在某个不需要他讲话，只需

要他出席的场合。他说他是业余诗人，我说他是工

余诗人，因为他的诗歌都是在工作以外的时间完

成的。他才思敏捷，灵感一如闪电，来了就被他转

化成文字，一行行排列，韵感旋律依附，思想寄生

字里行间，那不是诗，那是什么？诗不是无病呻吟，

而是有的放矢，或发自肺腑，或出于创作冲动，就

像云层厚重了就要下雨，就像干柴遇见火星了就

要燃烧，就像一碗水盛满了就要溢流，薛保勤的诗

多是这样来的。与其说他勤奋，毋宁说他勤快，他

不肯浪费自己的余暇或者即刻拥有的时光，更不

让灵感转瞬即逝，这恰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与众

不同，他成就了自己，诗歌便一首首问世，诗集便

一部部出版。

2012年初夏，我正在大明宫太液池畔散步，忽
然手机响了，一看是他发来的三首《了了歌》。他正

在游览终南山，看着山的连绵起伏与云的缠绵舒

卷，铿锵之词竟在他的脑海生成，感悟就像日光透

过了云层，直见苍穹。他是有阅历的，才情一直在

自觉地压抑，诗歌不过是释放胸中块垒的出口而

已。我读了三遍，感觉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立即回复了我的读后感：“知而问，问而悟，诗意通

透明澈，诗境豁然开朗，如日光之穿凿碧海，如月

辉之照耀花园，人生真相豁然图画之上。咦！唯有

诗心不能逼真勾勒，唯有诗才不能穿越幻境，唯有

诗情不能拈花微笑。‘三了’诗人诗性深厚，诗意饱

和，诗思独特，诗化人生阅历于胸，吟之味之，不叹

而何？”

我点评过薛保勤50首诗，诗评在《西安晚报》
副刊上发表。在此基础上，又增加到100多首，诗评
结集，名曰《风从千年来》，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曾经当面问我：“薛保勤的

诗，真有你说得那么好？”我答他：“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吧！”他不读诗，不写诗，对当代人的诗俱持否

定态度，那我说什么好呢？在《风从千年来》的读者

分享会上，我的发言直白而不拐弯、不迂回。我说

我喜欢薛保勤的诗，原因有三：一、就是喜欢；二、读

后有阅读快感和美感；三、接地气、通人气、有仙气。

他的诗，见才情，见真诚，见通灵，于时代而言，契合

却不迎合；于创作而言，自我却不唯我；于风格而

言，放开却不放纵，有节制，有分寸。

我喜欢薛保勤的诗，还有一个原因，他是

局长，我是编辑，受到了他的尊重，在心理上便没

有理由排斥。我与他若有交情，他的诗功不可没，

他的情没齿难忘。有一年春，他忽然来电话说：“新

茶，上楼来拿！”我说好，却没有上去。第二年春，他

来电话说：“人太高尚了，就不可爱了！你在办公室

等着，别看包装不起眼，那可是好东西！”一会儿，

他的司机送来一斤装西湖龙井，牛皮纸包裹，打

开，真是好茶！我在电梯里遇见他，感谢他送我特

级龙井，他的笑依旧是他的招牌：“投其所好！”他

知道，喝茶是我唯一的爱好。此后多年，春天一到，

就能喝到他的西湖龙井，直到他退休。

我不无遗憾，这几年和他只有微信互动。查看

手机，最后一次互动是今年7月11日，他发来一首
诗《邓世昌，你在看什么》。当时没有顾上回复，过

后又忘记回复了。他曾多次请我吃饭，我都找各种

理由婉拒了。他可能是因为我点评他的诗，没有任

何回报，心里过意不去。他曾转托我的上司，我也

转达了我的心里话：点评他的诗，在我并不费吹灰

之力，千金难买我愿意。

一直想着哪天拜访他，不想噩耗传来，他仙逝

了。长歌当哭，此文就算我的“歌”吧！他到了天上，

还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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